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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事过去在乡下教
书 ，孩 子 在 县 城 读 书 ，丈 夫
也先她调进城里工作，就在
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以方便
丈夫孩子生活。但是，每逢
周 末 ，只 要 她 因 事 不 能 回
家，丈夫孩子就或骑车或搭
乘客车，不辞劳苦地往她所
在的学校赶。要知道她所在
学校离县城可是有二十华里
的 路 程 。 她 对 丈 夫 和 孩 子
说：“城里现成的房子，买菜
做饭又方便，你们却硬要赶
几十里路到我这儿来，我这
儿有什么好哇？”

丈 夫 听 了 笑 而 不 答 ，女
儿 则 唧 唧 喳 喳 说 开 了 ：“ 妈
妈 ，你 不 回 去 ，房 子 再 好 也
冷冷清清，不像个家。你在
哪儿，我们的家就在哪儿。”
女儿的小甜嘴儿把妈妈说得
泪光闪闪。

是啊，妈妈在哪儿，哪儿
就是孩子的家。在外边上学
或 玩 耍 的 孩 子 ，回 到 家 ，第
一件事就是找妈妈，只要没
看到妈妈的身影，没听到妈
妈的声音，就会屋里屋外地
找 寻 ，直 到 找 到 妈 妈 为 止 ，
否则，就不能安心。

回 想 小 时 候 ，父 母 因 工
作关系在山里辗转数处，母
亲到哪儿，我们的家就安在
哪儿。有母亲的地方，就有
温热可口的饭菜 ；有母亲的
地方，就有保暖舒适的衣服
和鞋袜。记得那年我上初中
离 开 了 家 ，每 学 期 一 放 假 ，
我就不顾一切地往家赶。一
回到家，就急切地要见到母
亲。如果母亲没在屋里，就
一定要打听清楚母亲所在的
地方，然后去找。尽管心里
知道不用去找，母亲也会回
来 的 ，但 不 知 为 什 么 ，一 定
要见到母亲心里才觉得安稳
踏实。

后 来 我 自 己 也 做 了 母
亲，每每听到儿子在外玩耍

或 放 学 回 家 喊“ 妈 妈 ，我 回
来 了 ”时 ，我 就 赶 忙 答 应 一
声，儿子一听到我的回答就
安心干自己的事去了。有几
次我故意不答话，儿子就急
了 ，大 声 叫 我 ，直 到 见 到 我
为止。

有 很 多 老 人 ，儿 女 长 大
了 ，在 外 成 了 家 ，他 们 会 搬
到儿女那儿住，以儿女的家
为家，这又是为什么呢？说
到底，就是想跟自己所爱的
人住在一起，能够天天看到
心爱的儿女和孙子孙女，当
老人的就会觉得心安。

说 到 底 ，哪 里 才 是 我 们
的家？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安
居的地方才是我们的家，我
们所爱的人在哪里，哪里就
是我们的家。

正 所 谓 ：“ 此 心 安 处 是
吾家。”

此
心
安
处
是
吾
家

○
高
英

认识个蕉农，借了档口一角卖香蕉。今年水
果烂市，香蕉的命运也不能幸免。半天卖不出一
公斤，蕉农就将蕉摊托付给我，自己忙去了。

一天，邻家制衣厂的女老板抱着个小男孩
过来，以为来买香蕉，迎了出来。小男孩估计
七八个月大，大头，肉嘟嘟的，见我过来，含在
嘴里的小手指拿出来笑着向我伸了过来，我一
高兴，拍了拍手张开去抱他，小男孩一点也不
惧生，主动从女老板身上迎过来。

第二天，女老板又抱着小男孩过来了，说：
“这家伙一根香蕉自己就吃完了。”说着又在哪
摊香蕉里摘了一根，小男孩手握着香蕉望着我
笑，我上去抱过他逗了他很久。

连着几天，女老板都抱小孩过来取一根
香蕉。天天抱着小孩来拿香蕉，又不花钱，我
就有了想法。这天，正在和一个客人争辩，气
头上，刚好见到女老板取香蕉的那一刻，有些
没好气地说：“你从哪里捡到个小孩天天来拿
香蕉……”话说到一半，就意识到过分了，赶
紧改调侃语气说：“是不是你生的二胎呀？”那
瞬间，我看见女老板脸色变了一下，勉强笑着
离开了。

蕉农算是赖上我了，每天把蕉摊摆好，人
就不见了踪影，档里闲的时候，就盼着有人来
买香蕉，自然就想起那个小男孩。那小手嫩嫩
的，伸到我的脸上，冲着我笑，有趣兼得意。可
是我那天对女老板那样的态度，虽然及时纠正
了，她再也没有抱小男孩来拿香蕉了。

其实我是真的不在乎她拿香蕉给小孩子，
蕉农也没有要求不能少斤短秤的，多一根和少
一根都无关紧要，可想法一多，潜意识作用就
脱口而出，结果让人家误会了。有几次，远远
看见女老板抱着那个小男孩，我真想招呼她过
来，可最后还是没勇气开口。

曾经有一个圈子，有事没事聚聚堆，烦恼
有倾诉对象，快乐有人分享。后来因为一件
事，我发现 D 君耍了手段，一直认为那是个卑
鄙小人。有了这个思路之后，无论在何种场合
相遇，总是看 D 君不顺眼，冷漠相对。后来有

一次在餐桌相遇，几句不合，就吵了起来，对待
D 君的尖酸刻薄就更加变本加厉。那次之后，
和 D 君少了交道，和我聊得来的，也很少和 D
君一起玩了。

最近看到一个小视频，是介绍日本科学家
江本胜博士著的《水知道答案》，主题就是世间
万物都是可以沟通的，人类的想法，决定着周
围的环境。按照他做的水的实验，人的心好
了，它们（水）就好了，人的心坏了，它们（水）也
就坏了。沿着这个思路想来，我动了杂念，人
家就不再抱小男孩来了，似乎是保住了一根香
蕉，而我的生活就少了一份童趣和美好。如果
当初我不那样想 D 君，也许那些不愉快的事就
淡了过去了，大家依然会有事没事聚聚，烦恼
有人倾听，快乐有人分享。

心念美好，一切都好！

心念美好
○ 黄惜弟

父亲是个木讷的人，所谓“讷于言敏于行”，用
此话形容父亲极为合适。从小到大，无论我取得何
种成绩，感情吝啬的他都不会抛来一句赞美之词。

我在农村长大，农家少闲月，父母根本无暇顾
及我的学习。我踏入村小学大门时，父亲当年的语
文老师尚未退休，随后，他亦成为了我的小学语文
教师。得益于恩师的悉心教诲，我的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并任班上学习委员。在家中，奖状如雪花般
贴满墙壁。每有客至，母亲就会指着墙上的风景，
历数我的优异表现，而一旁的父亲则默默不语。

后来，母亲告诉我，念过高中的父亲知晓“满
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故而对我取得的成绩保持
缄默。我对此感到不能理解，常常郁结于心。小
学毕业，我将要升入镇上初中就读，那所学校实行
全封闭管理，住读成了唯一选择。

上初中时，游戏厅如雨后的春笋遍地开花，从
县城到我所在的乡镇，可谓无孔不入。一群不谙
世事的少年，懵懂地在游戏厅内走进走出。游戏
厅内，有充满诱惑的“渐欲迷人眼”的多款游戏，也
有乡下少年试图释放天性的不安分的心。在同学
的带动下，我也成为沉迷其中的一员。由于初中
课程难度加大，我的成绩不再耀眼夺目，加之父母
的 疏 离 ，初 一 时 的 我 渐 渐 松 弛 并 堕 入 游 戏 的 深
渊。父亲最担心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得知真相后，
他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父亲，我不希望你走入歧
途。我给你一周时间考虑，希望你能重振自己！”

虑及父亲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以及农家孩子的

前途问题，初中后两年，我选择了但问耕耘的奋斗生
涯。考入县一中后，面对高手云集的新环境，如履薄
冰的我渐渐读懂了父亲常常挂于口头的那句“天外
有天”的人生喟叹。高中三年，晨兴夜寐，晴耕雨
读。有了父亲之前的叮嘱，我似乎从中得到某种精
神上的指引，不再迷恋身外的风景。清晨五点多，我
头顶星光疾行于通往校园的小路，去教室开启一天
的早读时光；夜晚十一点，我时常仰望天空中的月亮
和星星，一边刷题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高 中 毕 业 后 ，我 如 愿 考 入 省 城 最 好 的 师 范 大
学。当日，邮递员送来一份专递，母亲和我听闻后
迅速从楼上冲了下来。我打开快递封口，握着这
份大红的通知书，感觉到它似乎沉甸甸的，因它寄
托了家人全部的期望，承载了让我心生悸动的大
学梦。母亲和我对此激动得泪如雨下，父亲回家
后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踱出家门，直至深夜时分家
人入睡后，他才踏入家门。

上大学后，新生军训时光开启，我开始了逐梦
的日子。一天 ，母亲打来电话 ，对我说 ，儿子 ，这

么多年来，你父亲一直不习惯给你点赞。其实，他
并非你理解的感情吝啬，每次看你取得较大成绩，
他暗地里比谁都开心哩！你还不知道吧？拿到通
知 书 的 那 晚 ，他 去 找 村 里 的 大 伯 父 喝 酒 ，含 着 热
泪，一个劲地念叨着——我黑蛋儿出息了……

不 点 赞 的 父 亲
○ 夏飞雄

都说父爱如山，沉稳凝重，如定海神针般

给 人 以 力 量 。 就 像 我 的 父 亲 那 样 ，当 我 饿

了、渴了、冷了的时候会想到母亲，而遇到棘

手的事情时，一定会找父亲求安稳、求帮助。

这么多年以来，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却一

直让我难忘。

他是我同学的父亲，小的时候我们住平

房，同住在一条街上，对彼此的家庭情况非

常了解。

他 留 给 邻 里 间 的 印 象 是 有 些“ 娘 气 ”，

在 我 们 东 北 这“ 大 男 子 主 义 ”盛 行 的 地 方 ，

无 疑 是 被 看 不 起 的 ，就 连 女 人 都 在 背 后 嘲

笑他。

他的“娘气”不是体现在言谈举止上，而

是因为他包揽了家里一切女人的活计，比如

针线活、洗衣、做饭。他的妻子是个粗粝的

女人，长的没有女人相，也不擅长家务和针

线活，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见了邻居也

少有打招呼的时候，在街坊邻里眼中就是一

个“男人婆”，不受待见。家里又恰巧是三个

男孩子，半大不小的年龄，很是需要一个人

细心打理呢。母亲不擅长，只有父亲勉为其

难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父亲这个角色代表

的是严肃，是认真，是一种让人多少有些敬

畏的角色。与母亲如水般的温柔，如丝入扣

的慈爱有着鲜明的对比。

而我同学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也真

是难为了这个父亲，吃喝还好对付，做熟了

就 成 ，而 穿 衣 就 不 那 么 简 单 了 。 那 时 候 贫

穷 ，衣 服 都 是 自 家 做 的 ，春 夏 秋 冬 ，从 里 到

外 。 我 奶 奶 做 得 一 手 好 针 线 活 ，也 是 热 心

人，常常帮邻居做些针线活。我经常在放学

回家时，看到那个父亲拿着布料来请奶奶帮

忙裁剪，或者拿来做了一半的衣服，来请教

奶奶衣领怎么缝，衣兜怎么弄。

我从未听奶奶在背后嘲笑过这个父亲的

“娘气”，更多的是感叹，感叹他的不容易，感

叹他一个大男人如此心细如麻，感叹他对老

婆的宽容和接纳。

最让街坊邻居嘲笑的，是他织毛活的样

子。一家几口人的毛衣裤，需要他一年四季

利用闲暇时间不停地织。想想那个画面吧，

一个粗枝大叶的男人，手握几根纤细的毛衣

针笨拙地摆弄着，上一针下一针，并一针加

一 针 ，因 为 不 甚 灵 活 ，嘴 都 跟 着 用 力 似 的 。

现在想起来画风也是很另类的。

我们听不到他埋怨，百转千回只为一个

目标，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他的

江湖也许不大，小到可能只有一个家，但谁

也不能否认，他是家里的天。当一些人对他

不屑、讥讽的时候，长长的毛线绕过他的手，

变 成 温 暖 的 衣 裤 ；柴 米 油 盐 打 理 得 井 井 有

条，粗茶淡饭也香甜。

父爱如山，父爱也可以如丝般细柔温暖。

父爱
也能细如丝

○ 夏学军

看别人潇洒地背起包践行理想，万
水千山走遍，欣赏各种人世风光，从没
出过远门的我一边羡慕佩服远行者潇
洒的勇气，一边也会畅想一下琐碎生
活之上的理想光景。

去郊区租两亩地，以木槿花树为篱
笆，种菜养花，晨昏劳作，亲手打理每
一株花每一棵菜。地头搭上紫藤花
架，再搭一个葡萄架，没事时就在那里
闲坐，看看天光云影，观察风是如何吹
动一片叶子的。或者看书喝茶写文
章，都是自己喜欢的事，远离那些热闹

和无意思的小是小非，与泥土亲近，与
植物亲近。

淳朴简单的田园生活却是华丽的
梦想，脚下的路，眼前的生活，仍然要打
起精神，斗志昂扬地向前走，局限在人
生的直线上，在几个点上重复地辗转。

南方的诗意古朴小镇也是忙碌尘
世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梦。青石板路，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深深院落……这
些江南小镇的意象，我也仅仅只在电
视上和书中见过，却是一见钟情，莫名
地亲切喜欢。也曾遥想，如果人生有

轮回的话，一厢情愿地以为也许上辈
子我就是一个江南女子，生在普通人
家，养花刺绣，再读几卷诗书。

现实的匆忙繁杂里，偶尔忙里偷闲，
却没有勇气和那股潇洒的劲头远行，只
是揽一个白日梦，平衡当下的烦闷和不
甘。无数次愤愤地立志，有一天，我一定
要去南方，寻访属于我的江南小镇，在那
里悠闲自在地看日升日落。

直到看到《惶然录》里的一段话，
我才知道，远离琐碎的闲雅日子和行
走远方的梦想固然美好诗意，而眼下
忙碌的生活也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
那是一种令心灵妥帖的踏踏实实的安
稳，会发现点点滴滴的生活琐屑里原
藏着我们想要的岁月静好。

那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聪明
人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以便使最小
的事情都富有意义。遍游了全球的旅
行者，走出方圆五千英里外就再也不
能什么新的东西打动他。哪里有新
奇，哪里就有见多不怪的厌倦，而后者
总是毁灭了前者。真正的聪明人，都
能够从他自己的躺椅里欣赏整个世界
的壮景，无须同任何人说话。

日升日落 ，花落花开 ，月升月落
……哪一样不是重复而单调呢？我们
却在这重复单调里感受到了震慑人心
的大美。

生活的重复单调就像原始的诗经
一 样 ，回 旋 往 复 里 蕴 含 着 淳 朴 的 情
怀。我们的先人没有去寻找诗和远方
的梦想，他们把眼前的生活过成了诗
歌的模样。

欣赏一句禅诗里的生活态度：睡起
有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生活
原本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渴了有茶喝，
饿了有饭吃，拥有闲适的心境，保持一
颗平常心就好。

生活就是诗和远方
○ 耿艳菊

跳 舞 不 小 心 伤 了 右
腿韧带，痛得钻心，脚跟
都不敢触地。儿子刚好
放 假 ，每 天 帮 我 把 洗 澡
水 调 好 ，吃 完 饭 帮 我 收
桌 子 洗 碗 ，做 一 些 力 所
能及的细细。我怕耽误
他 学 习 ，就 说 我 自 己 也
能做，不用他帮。他说：

“ 这 算 什 么 呀 ？ 记 得 有
一次姥爷被车碰伤您还
给姥爷天天洗脚呢！”

难 为 他 还 记 得 这 件
事 。 那 时 儿 子 才 五 六
岁。父亲骑电瓶车出去
买 菜 ，在 十 字 路 口 被 一
个右拐的大货车刮蹭在
地。多亏旁边的路人及
时 喊 停 了 司 机 ，不 然 后
果不堪设想。

我 们 赶 到 医 院 的 时
候 ，医 生 正 在 给 父 亲 包
扎。因为是夏天又是被
货 车 拖 拽 了 一 段 路 ，父
亲 的 裤 子 上 衣 都 磨 破
了 ，皮 肤 擦 伤 全 身 都 是
血 渍 ，庆 幸 的 是 带 了 头
盔 ，未 伤 及 骨 头 和 头
部 。 所 有 检 查 做 完 之
后 ，我 让 父 亲 换 上 一 条
大 短 裤 坐 在 凳 子 上 ，端
来 热 水 ，给 父 亲 擦 拭 身
上血迹。父亲的腿伤得
比 较 严 重 ，血 迹 顺 着 小
腿都流进了鞋子里。我
帮 他 脱 下 鞋 子 ，把 脚 放
进 了 盆 子 里 的 时 候 ，它
绷 得 紧 紧 的 ，直 往 后
缩。父亲说，我自己洗，
血 太 脏 了 ，别 溅 到 你 衣
服上。

我 抬 眼 看 着 他 ，说 ：
“ 我 小 时 候 您 给 我 把 屎
把尿您嫌弃过我脏吗？”

父 亲 嗫 嚅 着 ：“ 你 不
是我闺女吗？”

“是啊，您不是我父亲吗？我小时候你不嫌弃
我脏，闺女怎么又会嫌弃父亲脏？！”

父 亲 依 了 我 。 我 将 他 粗 糙 的 大 脚 放 在 温 水
里，慢慢洗，轻轻擦。病房里的病人、家属和护士
们都恭维父亲有一个好女儿，父亲乐得忘了痛，咧
嘴笑着。没想到这一切细碎，都被孩子看在眼里，
十一年过去了还记得。

我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我父母来了，
除非事出有因，不然他们不上桌谁都不许先动筷
子。有一次全家聚在一起，父亲还在洗手，老公就
拿起筷子想尝尝他眼前的猪蹄子——这是他最喜
欢吃的菜。儿子那时才三岁，他立即拽住他爸的
胳膊喊：“爸爸，您还不能吃，姥爷还没上桌呢。”
老公一愣 ，缩回伸出的筷子 ，尴尬地一笑说 ：“对
对对，儿子说得对！”

孩子上学要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 ，每次下雨
必堵，只要孩子爸爸接孩子，又碰上交通堵塞，不
管下多大的雨，他都不顾及自己淋湿，会下车像交
警那样疏导交通。每次回山里老家，车子只要有
空 闲 的 位 置 ，不 管 认 不 认 识 他 都 会 免 费 带 人 一
程。每次亲朋好友来家里，他买菜做饭招待客人，
亲力亲为。孩子爷爷奶奶来了，他吩咐孩子们给
他们打好洗脸洗脚水，铺好床叠好被，把老人伺候
得妥妥当当。这些在我们看来理所应当的细碎琐
事，在孩子心中就生了根。

不要小看细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尘埃，无以成高山。是这
些 不 起 眼 的 琐 碎 ，慢 慢 积 成 岁 月 的 尘 埃 ，成 为 沃
土 ，为 爱 的 植 株 提 供 养 分 ，终 于 成 了 爱 的 组 成 部
分，就像原子之于物质。勿以善小而不为，能为琐
碎的人，心必细腻必温柔，必能用琐碎细致自己，
温暖他人。

琐
碎
是
爱
的
原
子

○
吴
小
亚


